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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

机关和宅门里的要人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另成立了警卫队，一共有五百人，专作那义务保

镖的事。为是显出我们真能保卫老爷们，我们每人有一杆洋槍，和几排子弹。对于洋槍—

—这些洋槍——我一点也不感觉兴趣：它又沉，又老，又破，我摸不清这是由哪里找来

的一些专为压人肩膀，而一点别的用处没有的玩艺儿。我的子弹老在腰间围着，永远不

准往槍里搁；到了什么大难临头，老爷们都逃走了的时候，我们才安上刺刀。

这可并非是说，我可以完全不管那枝破家伙；它虽然是那么破，我可得给它支使着。槍

身里外，连刺刀，都得天天擦；即使永远擦不亮，我的手可不能闲着。心到神知！再说，

有了槍，身上也就多了些玩艺儿，皮带，刺刀鞘，子弹袋子，全得弄得利落抹腻，不能

象猪八戒挎腰刀那么懈懈松松的，还得打裹腿呢！

多出这么些事来，肩膀上添了七八斤的分量，我多挣了一块钱；现在我是一个月挣七块

大洋了，感谢天地！

七块钱，扛槍，打裹腿，站门，我干了三年多。由这个宅门串到那个宅门，由这个衙门

调到那个衙门；老爷们出来，我行礼；老爷进去，我行礼。这就是我的差事。这种差事

才毁人呢：你说没事作吧，又有事；说有事作吧，又没事。还不如上街站岗去呢。在街

上，至少得管点事，用用心思。在宅门或衙门，简直永远不用费什么一点脑子。赶到在

闲散的衙门或汤儿事的宅子里，连站门的时候都满可以随便，拄着槍立着也行，抱着槍

打盹也行。这样的差事教人不起一点儿劲，它生生的把人耗疲了。一个当仆人的可以有

个盼望，哪儿的事情甜就想往哪儿去，我们当这份儿差事，明知一点好来头没有，可是

就那么一天天的穷耗，耗得连自己都看不起了自己。按说，这么空闲无事，就应当吃得

白白胖胖，也总算个体面呀。哼！我们并蹲不出膘儿来。我们一天老绕着那七块钱打算

盘，穷得揪心。心要是揪上，还怎么会发胖呢？以我自己说吧，我的孩子已到上学的年

岁了，我能不教他去吗？上学就得花钱，古今一理，不算出奇，可是我上哪里找这份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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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呢？作官的可以白占许多许多便宜，当巡警的连孩子白念书的地方也没有。上私塾吧，

学费节礼，书籍笔墨，都是钱。上学校吧，制服，手工材料，种种本子，比上私塾还费

的多。再说，孩子们在家里，饿了可以掰一块窝窝头吃；一上学，就得给点心钱，即使

咱们肯教他揣着块窝窝头去，他自己肯吗？小孩的脸是更容易红起来的。

我简直没办法。这么大个活人，就会干瞪着眼睛看自己的儿女在家里荒荒着！我这辈无

望了，难道我的儿女应当更不济吗？看着人家宅门的小姐少爷去上学，喝！车接车送，

到门口还有老妈子丫环来接书包，抱进去，手里拿着橘子苹果，和新鲜的玩具。人家的

孩子这样，咱的孩子那样；孩子不都是将来的国民吗？我真想辞差不干了。我楞当仆人

去，弄俩零钱，好教我的孩子上学。

可是人就是别入了辙，入到哪条辙上便一辈子拔不出腿来。当了几年的差事——虽然是

这样的差事——我事事入了辙，这里有朋友，有说有笑，有经验，它不教我起劲，可是

我也仿佛不大能狠心的离开它。再说，一个人的虚荣心每每比金钱还有力量，当惯了差，

总以为去当仆人是往下走一步，虽然可以多挣些钱。这可笑，很可笑，可是人就是这么

个玩艺儿。我一跟朋友们说这个，大家都摇头。有的说，大家混的都很好的，干吗去改

行？有的说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咱们这些苦人干什么也发不了财，先忍着吧！有的说，

人家中学毕业生还有当“招募警”的呢，咱们有这个差事当，就算不错；何必呢？连巡

官都对我说了：好歹混着吧，这是差事；凭你的本事，日后总有升腾！大家这么一说，

我的心更活了，仿佛我要是固执起来，倒不大对得住朋友似的。好吧，还往下混吧。小

孩念书的事呢？没有下文！

不久，我可有了个好机会。有位冯大人哪，官职大得很，一要就要十二名警卫；四名看

门，四名送信跑道，四名作跟随。这四名跟随得会骑马。那时候，汽车还没出世，大官

们都讲究坐大马车。在前清的时候，大官坐轿或坐车，不是前有顶马，后有跟班吗？这

位冯大人愿意恢复这点官威，马车后得有四名带槍的警卫。敢情会骑马的人不好找，找

遍了全警卫队，才找到了三个；三条腿不大象话，连巡官都急得直抓脑袋。我看出便宜

来了：骑马，自然得有粮钱哪！为我的小孩念书起见，我得冒下子险，假如从马粮钱里

能弄出块儿八毛的来，孩子至少也可以去私塾了。按说，这个心眼不甚好，可是我这是

卖着命，我并不会骑马呀！我告诉了巡官，我愿意去。他问我会骑马不会？我没说我会，

也没说我不会；他呢，反正找不到别人，也就没究根儿。

有胆子，天下便没难事。当我头一次和马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合计好了：摔死呢，孩子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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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孤儿院，不见得比在家里坏；摔不死呢，好，孩子们可以念书去了。这么一来，我就

先不怕马了。我不怕它，它就得怕我，天下的事不都是如此吗？再说呢，我的腿脚利落，

心里又灵，跟那三位会骑马的瞎扯巴了一会儿，我已经把骑马的招数知道了不少。找了

匹老实的，我试了试，我手心里攥着把汗，可是硬说我有了把握。头几天，我的罪过真

不小，浑身象散了一般，屁股上见了血。我咬了牙。等到伤好了，我的胆子更大起来，

而且觉出来骑马的快乐。跑，跑，车多快，我多快，我算是治服了一种动物！我把马治

服了，可是没把粮草钱拿过来，我白冒了险。冯大人家中有十几匹马呢，另有看马的专

人，没有我什么事。我几乎气病了。可是，不久我又高兴了：冯大人的官职是这么大，

这么多，他简直没有回家吃饭的工夫。我们跟着他出去，一跑就是一天。他当然喽，到

处都有饭吃，我们呢？我们四个人商议了一下，决定跟他交涉，他在哪里吃饭，也得有

我们的。冯大人这个人心眼还不错，他很爱马，爱面子，爱手下的人。我们一对他说，

他马上答应了。这个，可是个便宜。不用往多里说。我们要是一个月准能在外边白吃半

个月的饭，我们不就省下半个月的饭钱吗？我高了兴！

冯大人，我说，很爱面子。当我们去见他交涉饭食的时候，他细细看了看我们。看了半

天，他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这可不行！”我以为他是说我们四个人不行呢，敢

情不是。他登时要笔墨，写了个条子：“拿这个见总队长去，教他三天内都办好！”把

条子拿下来，我们看了看，原来是教队长给我们换制服：我们平常的制服是斜纹布的，

冯大人现在教换呢子的；袖口，裤缝，和帽箍，一律要安金绦子。靴子也换，要过膝的

马靴。槍要换上马槍，还另外给一人一把手槍。看完这个条子，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合

适：长官们才能穿呢衣，镶金绦，我们四个是巡警，怎能平白无故的穿上这一套呢？自

然，我们不能去教冯大人收回条子去，可是我们也怪不好意思去见总队长。总队长要是

不敢违抗冯大人，他满可以对我们四个人发发脾气呀！

你猜怎么着？总队长看了条子，连大气没出，照话而行，都给办了。你就说冯大人有多

么大的势力吧！喝！我们四个人可抖起来了，真正细黑呢制服，镶着黄登登的金绦，过

膝的黑皮长靴，靴后带着白亮亮的马刺，马槍背在背后，手槍挎在身旁，槍匣外搭拉着

长杏黄穗子。简直可以这么说吧，全城的巡警的威风都教我们四个人给夺过来了。我们

在街上走，站岗的巡警全都给我们行礼，以为我们是大官儿呢！

当我作裱糊匠的时候，稍微讲究一点的烧活，总得糊上匹菊花青的大马。现在我穿上这

么抖的制服，我到马棚去挑了匹菊花青的马，这匹马非常的闹手，见了人是连啃带踢；

我挑了它，因为我原先糊过这样的马，现在我得骑上匹活的；菊花青，多么好看呢！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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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马闹手，可是跑起来真作脸，头一低，嘴角吐着点白沫，长鬃象风吹着一垄春麦，小

耳朵立着象俩小瓢儿；我只须一认镫，它就要飞起来。这一辈子，我没有过什么真正得

意的事；骑上这匹菊花青大马，我必得说，我觉到了骄傲与得意！

按说，这回的差事总算过得去了，凭那一身衣裳与那匹马还不值得高高兴兴的混吗？哼！

新制服还没穿过三个月，冯大人吹了台，警卫队也被解散；我又回去当三等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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